
古装历史大戏《大风歌》在央

视八套播出时，观众为其对历史的

严谨把握和语言上的准确精美而

称道。

中国历史，在电视荧屏上，已

被演绎了许多。所谓“四大盛世”，

此前已有三大盛世被人写过，隋时

开皇盛世，唐时贞观盛世，清时康

熙盛世，只汉朝“文景盛世”不曾在

荧屏上再现。为什么？不好写。

《大风歌》，恰是将最不好写的

“文景盛世”写出。历史上的“四大

盛世”终于在《大风歌》播出之际，

统统再现荧屏。

《大风歌》编剧李硕儒与湖南

女作家张 伟 佳，就 是 瞅 准 了 这 段

因 为 难 写 而 始 终 无 人 问 津 的 历

史。用两年时间，从刘邦建汉始，

至汉文帝去世终，前后五十年，写

成 一 部 大 型 史 诗 般 电 视 剧 ——

《大风歌》。

一

李硕儒——这个名字，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的出

版业界是很响亮的。作为中国青

年出版社资深编审，他与很多著名

作家如王朝柱、叶辛、张抗抗、王安

忆、白桦等相知相熟，往来频繁。

作家们信任他，他为他们出书。

一 九 九 八 年，李 硕 儒 移 居 美

国，与他分离多年的妻子儿女团

聚。远离祖国 和 众 多 文 友 墨 客，

他不再“ 为他人做嫁衣”，却欣然

加入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开始

为华文报刊撰写专栏。多年积习

和矢志不渝的爱好，令他放不下

文学，旅美数年仍与在国内一样，

始终笔耕不辍。

如今，作为美籍华人、旅美作

家的李硕儒，已著有《浮尘岁月》、

《彼岸回眸》、《寂寞绿卡》等多部散

文随笔集面世。熟知李硕儒的人

说他是“一个年年都有进步的人”。

二〇〇三年，当在美国生活了

八年的李硕儒 再 度 回 国 小 住 时，

他忽然感觉，一切似乎都变得陌

生了。伴随着城市的越来越现代

化，“中国人的那种传统道德风尚

似乎也荡然无存了。比如中国人

最讲究的那种含蓄、谦让、诚实，

怎么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而那种张扬、霸道、狐假虎威倒是

随处可见”。

他深感困惑，甚至有些痛心疾

首。这期间，他参与了昔日好友王

朝柱、李准、仲呈祥、杨伟光、洪寿

祥等在北京香山的一个会议，是关

于 中 国 历 史 剧 的 。 他 听 得 极 认

真。与会者说，现在拍历史剧的很

多，但是太烂，特别是戏说成分太

重，还有打着正剧名义胡编滥造

的。现在的中国孩子也包括一些

成年人，读书的越来越少，看电视

剧的越来越多，如果老看这种胡说

八道的电视剧，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史岂不都要被毁于戏说了？与会

者还提议，写写十大有作为的皇

帝，或十大有作为的文化名人。会

后，李硕儒心里始终沉甸甸的，但

当时他还不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写起历史剧来。

一 次，他 与 湖 南 女 作 家 张 伟

佳聊天，说起了关于历史剧的问

题，说起了那个让他感觉心里沉

甸甸的会。张伟佳忽然兴致勃勃

地说了句：“咱俩写吧。”李硕儒一

楞，尽管他已经写过不少散文、小

说、评论、随笔之类，但对写历史

剧却没有多少信心。见他犹豫，

张伟佳鼓动说：“可以查资料啊。”

李硕儒还是犹豫：“我没那么多时

间，书读得又慢。”张伟佳信心十

足 地 回 应 ：“ 我 找 。 我 重 点 找 资

料，你来写。”

回 到 湖 南，张 伟 佳 真 的 动 起

来，她读书快，做事又麻利爽快，没

多久就整理了很多资料给李硕儒

传过来。李硕儒能从中看出它的

故事。李硕儒在电话里鼓励她，很

好，你继续找资料，写出粗样，半通

不通也没关系，传给我就行，我在

你写的基础上再改。两人就这么

一开始跟玩儿似的合作开了。

那是二〇〇六年，自此李硕儒

便停留并居住在北京雍和宫附近，

潜心历史剧的创作。李硕儒说：

“俩人合作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泄

气了，她那儿正鼓劲呢，她泄气了

你再鼓劲。就这么不断进展，不断

进展，大概弄了将近两年，居然写

了四十二集。”

写历史剧，首先需要真实。他

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

时，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

题，人民日报曾专门展开过大讨

论，吴晗跟李希凡就此问题打笔仗

论证了一年，谁也说不服谁。

“ 什 么 叫 历 史 真 实 ？ 大 的 事

件，主要人物，当时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状况，这些一定要真

实；什么叫艺术真实？你完全按照

那样的真实去写，有的就没戏，没

法看；这就要求写作者在历史真实

的基础上，再构思出好看的故事，

形成戏剧效果”。难度也许就在这

里，编剧要在吃透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再编出符合历史符合那个朝

代人物生活的生动故事来。

好在李硕儒各种文体都尝试

过，年轻时他写过诗，后来写散文、

随笔、评论、小说、剧本，无论哪一

种，在他也称得上得心应手了。于

是，在湖南女作家张伟佳遍查历史

资料并粗写的基础上，李硕儒拿起

了自认为千钧重的笔。

此 后 近 两 年 时 间，他 每 日 黎

明 即 起 ，三 餐 简 便 随 意 ，终 日 伏

案，倾其所有智慧，将心血点点滴

滴渗透到两千多年前既有大格局

大气象的征伐场面，又有细腻如

潺潺溪水的爱情；既有上层文人

唇枪舌剑的论争，又有黎民百姓

朴实温润的日常话语的汉代生活

的剧本创作中。

二

在写作过程中，李硕儒很在意

“诗情”在这部历史剧中的体现，他

认为，“若历史剧没有诗情，那一定

是干巴巴的，不好看。”李硕儒在这

里说的“诗情”，我想应该是故事里

弥漫的情调和所体现出来的文采。

李硕儒四岁时就爱看戏，他认

为一定是受母亲的影响。他母亲

没文化，但艺术感觉非常好，痴情

戏剧，尤爱看才子佳人悲欢离合。

每每看戏，母亲都会带上小小的李

硕儒，李硕儒竟也能跟他妈妈一

起，心潮起伏却表面安安静静地从

始看到终。京剧的美文美韵伴随

着他长大，无形中也使得李硕儒从

小对美就有独到的感触。至今，即

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能比一般

人更敏感地发现美好的事物，“就

像看戏的那种美的感觉，一下子能

触到我心里”。

他成长的年代，恰是“政治第

一”的年代，无论是在学校上学，

还是后来参加工作，人们避美唯

恐不及，他却常常不由自主反其

道 而 行 之 ，为 此 ，他 时 常 被 冠 以

“ 小资情调”的帽子，可他偏偏改

不了。“ 生活里如果缺少美，缺少

美好的爱情，那将是怎样的单调

和没意思啊！回过头来想想我写

《大风歌》，这样一个漫长的年代，

漫长的故事，如果其中没有动人

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爱情，能

好看么？”他如是说。显而易见，

对美的追求，还体现在他使用语

言上。他认为历史剧的语言，一

定还要遵循历史脉络，一个朝代

有 一 个 朝 代 的 语 言 ，不 可 乱 用 。

他说：“ 除了要有爱情，还一定要

有 文 思 。 怎 么 体 现 文 思 ？ 是 语

言。既然是历史，是发生在久远

的古代的故事，就一定要使用那

个时代的语言。不可动不动就把

现代语搬进历史剧，什么‘没有你

好果子吃’，汉朝怎么会有这种语

言？绝不能使用现代语，但又不

能完全是古代语言，因为还要考

虑受众欣赏水平，既要让人认可

那个台词就是古人说的话，又要

让一般人都能够听得懂；并且，在

听得懂的基础上能够欣赏到那个

时代语言的韵律和节奏。”

他特别欣赏一些京剧里的念

白，觉得那种语言，那种韵味，一经

从演员嘴里说出，观众想无动于衷

都难。

李硕儒颇得意地对我说：“我

最满意的就是这剧里我所用的语

言。每一种体裁有每一种体裁的

语言库，正因为我各种体裁都写，

所以我的语言库比较丰富。”

比 如 戏 里 萧 何 那 段 台 词，他

说：“我写出来之后我自己读，都觉

得 朗 朗 上 口 。 要 有 那 种 味 道 才

成。再有汉武帝跟贾谊两人的对

白，谈天说地，谈鬼论神，那台词，

如果我没有写过评论，就不可能再

现这样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

的精彩。”每写到这样的地方，都是

他觉得最过瘾的地方。

李硕儒当过演员，当过编剧，

当过导演；不仅写过戏剧评论，对

导 演 学 理 论 也 曾 有 过 深 入 的 钻

研。他自认为，写散文时，他所体

现的风格，与写小说所体现的风

格，绝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而写评论时，他又自有写评论的风

格，无论是写影视评论、美术评论，

还是写书评，他都自有不同的文采

风格。这次写剧本，他更使出浑身

解数，体现了各种文体杂糅的优

势。就像他一贯讲究的穿着打扮，

无论哪样搭配，给人的感觉从来就

是倜傥协调、一丝不苟且相得益

彰。或许这也是他一动笔写就获

成功的关键点？

《大风歌》试图在汉文化的开

掘上创新。李硕儒说：“人们总提

汉唐雄风，足见中国的第一个辉

煌是在汉朝。中国是在汉朝才形

成 的 中 国 ，我 们 是 汉 人 ，还 有 汉

族、汉字，都是在汉朝形成的。汉

朝在汉人文化的建树上，是具有

不可磨灭的功劳的。”也因此，李

硕儒在写剧本时，首先着重强调

的就是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他

做到了。《大风歌》所张扬的，恰恰

就是这样一种汉民族惊天地泣鬼

神的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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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贺捷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

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

发开始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十

九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

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

了。我母亲蹇先任正怀着我临产

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

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

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

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

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

百倍的疯狂来报复，苏区将面临一

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

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询问

我母亲的消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

生。十一月一日，照顾她的卫生员

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

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

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

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

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

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

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

消息，极为高兴 。 刚 好 前 线 打 了

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

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

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

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

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

当做对我的侵犯，哇哇地大哭起

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

天 天 盼 着 听 你 这 小 毛 毛 的 哭 声

呢 ！ 这 一 下 可 好 了 ！ 你 哭 出 来

了！哭出来了！好哇！”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

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

应、萧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

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

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

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

为了戎马倥偬的母亲。部队长征

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

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一位最忠

厚、最亲近的亲戚 找 来，对 他 说：

“部队这次走得很远，要越过千山

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

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走，留

给 你 抚 养 ，好 吧 ？！”亲 戚 满 口 答

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

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

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

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

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

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父亲

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

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

我们连累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来

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

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

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

苦些了。”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

把我抱起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

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

多远！无论……”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

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

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

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

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

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走，

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

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

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的新生女儿

生生别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

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

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

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

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

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

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

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

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

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

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

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

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

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

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

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

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

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

伴奏下活下来的！

母 亲 生 下 我 就 没 奶，每 到 一

个 宿 营 地 ，她 就 抱 着 我 四 处 找

奶 。 我 的 哭 声 把 老 乡 们 都 引 来

了，老乡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

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

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

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

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

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

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

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是名副其

实的千家奶啊！

那时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

萧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对我的哭

泣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

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有一

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

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

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

土和蛋清搅成泥糊抹在我的肚脐

上。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

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

舒心地笑了。

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

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

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

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

住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

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

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得没气

了，仔细一看，我在母亲胸前的布

兜里酣睡呢。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

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

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

把我丢了，我的哭声让红军战士们

发现了我，他们见我用军衣包着，

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

军 ，后 来 ，辗 转 把 我 送 到 父 母 手

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

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

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

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

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

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得太多吧！

过雪山时，母亲背着我，当她

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

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毛毛！小

毛毛还活着啊！雪山没夺走你！

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十五岁

的舅舅蹇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

山上。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把干粮分

给了丢了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

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

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

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

下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

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行

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

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

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

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

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过的野菜

捣成菜泥喂我。野菜又苦又涩，我

哭着不肯吃，一次次吐出来，母亲

就一次次再喂。

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

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

总也不忍心丢下，只好带着走。看

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

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

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

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

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

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

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

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

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

重，两天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

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找了块

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

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

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几天后，

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

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

给了全军一个惊奇。像传达一个

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

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

了！新中国成立，许多叔叔阿姨

都对我说：“ 长征路上，我们都愿

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

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

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

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

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

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

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

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

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还

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气力，就对

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

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

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

瓷缸炖羊肉汤喂我。慢慢地，我能

站起来了。

一九五〇年，当我在重庆和阔

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十

四岁的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

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

就是你的哭声……”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

路哭声，也是我的生命之歌。

一九三一年。任中央大

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带着

学生到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

昌，当地的报纸报道了徐悲鸿

的行踪，许多人慕名而来，多

数是向徐悲鸿请教的青年美

术爱好者。

画家傅抱石正失业在家，

处境非常困窘。他得知徐悲

鸿来到南昌，忙带上自己的作

品到旅馆去拜访。当他到达

旅馆时，发现里面座无虚席。

傅抱石只好心情忐忑地等待。

轮到傅抱石时，他走进去

深深地鞠了一躬。徐悲鸿仔

细 打 量 眼 前 这 位 瘦 弱 的 青

年。他大约三十多岁，穿一件

旧长衫，腋下夹着个小包袱，

面对徐悲鸿很是有些拘谨不

安 。 徐 悲 鸿 请 他 坐 下 。 他

没 坐 ，打 开 包 袱 ，拿 出 几 块

图 章 和 几 张 画 。 徐 悲 鸿 看

了 图 章 的 拓 片，发 现 刻 得 很

好 ，细 看 边 款 署 名 却 是“ 赵

之 谦 ”。 徐悲鸿纳闷了，说：

“这些图章……”傅抱石喃喃

地回答：“是我仿的。为了生

活，我仿赵之谦的图章卖。”徐

悲鸿说：“ 你完全不必要仿。

你自己刻得很好嘛！”傅抱石

没有再说什么。徐悲鸿又看

了他的画，顿觉眼前一亮。画

面上峰峦密 布 ，画 幅 不 大 却

气 势 恢 弘，一 股 灵 气 扑 面 而

来，徐悲鸿赞赏不已。

他问傅抱石：“你现在做

什么事？”

傅抱石回答：“在小学里

替别人代课。”傅抱石没有进

过学校，少年时候当学徒，学

习 做 伞，后 来 就 在 小 学 当 老

师。但是做代课老师也没有

多久，就再次失业在家了。

“这也是从家附近的书店

看来的，那家旧书店里有很多

斜石图刻瓣谱，我就站在那里

看 。 时 间 一 长，店 家 和 我 熟

了，看到我用功，还让我去他

们的书库看书。我读的书都

是从那里看的。”

徐 悲 鸿 眼 眶 微 微 湿 润

了。他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孜

孜 学 画，从 香 烟 画 片 搜 集 动

物 画 片 来 临 摹，在 中 华 书 局

门 市 部、审 美 书 店 看 美 术 书

的岁月。眼前这位才华横溢

的年轻人和自己当初何其相

似，他 也 是 一 块 需 要 雕 琢 的

美玉啊。徐悲鸿很想进一步

了 解 傅 抱 石 的 情 况，但 是 等

待 的 人 太 多 了，他 请 傅 抱 石

晚 上 再 来 详 谈，最 好 在 十 点

钟以后。

傅抱石回到家里，兴奋无

比，高声告诉妻子：“见到了，

我见到他了。”贤惠的妻子罗

时惠迎了出来，不由得也高兴

起来。傅抱石让妻子把家里

的画都找出来，说：“徐悲鸿大

师要看。”他挑出自己比较满

意的几张，卷在一起，包在包

袱里。好不容易待到吃了晚

饭，傅抱石带着十几幅山水作

品来到旅馆。不巧徐悲鸿被

几个老朋友拉走了。门房留

下话，让傅抱石将画留下，留

下地址，有空再叙。傅抱有放

下画，怅然而归。

第 二 天 一 早 天 下 起 雨

来。傅抱石坐在门口，望着门

外淅沥的小雨思绪飘飞，心烦

意乱。他想知道徐悲鸿大师

对他的画的看法，他甚至想以

此来断定自己选了美术这条

路究竟对还是不对。他出身

贫 寒，小 小 年 纪 就 为 生 计 奔

波，跟一个修伞匠当学徒，挑

着担子，走街串巷。仅仅凭着

自己的爱好，他练习刻字，一

直练到可以在一块米粒大小

的 象 牙 上 ，刻 出 整 篇《兰 亭

序》。后来，他又学治印，学画

画。他对画画如此热心，打算

后半生付给丹青。但是，这条

路能够走得通吗？南昌，虽然

出过大画家八大山人，但是傅

抱石却没有找到能够指点迷

津的导师。好不容易，名画家

徐悲鸿来南昌，机会难得，自

己能够把握吗？登门求教的

人那么多，徐悲鸿大师会注意

到自己吗？傅抱石胡思乱想，

等待命运的裁判。

雨，依旧下着，傅抱石忽

然 听 到 巷 口 有 人 说 话，而 且

提到自己的名字。他站起来

走 出 去 一 看，惊 奇 地 叫 了 起

来 ：“ 来 了 ！ 来 了 ！ 大 师 来

了 ！”说 着 回 头 叫 妻 子 罗 时

惠 。 罗 时 惠 非 常 慌 乱，把 昨

夜精心整理好的傅抱石的画

作搬到房中间仅有的一张桌

子 上，她 心 里 很 紧 张： “ 我

穿 成 这 样，怎 么 好 见 徐 悲 鸿

大师。”傅抱石很抱歉地看着

妻 子，罗 时 惠 身 上 还 是 出 嫁

时 候 穿 的 蓝 布 衫，已 经 洗 旧

发白还摞上了补丁。“快出去

迎接，我回避一下。”罗时惠

把 傅 抱 石 推 了 出 去，躲 进 了

床边的大柜子。这个柜子本

来 存 放 傅 抱 石 的 书 画，而 今

书画被搬出来了，正好空着。

傅抱石把冒雨来访的徐

悲鸿接了进来。他请徐悲鸿

坐下，奉上茶，就站在那里不

知道说什么好。徐悲鸿也没

喝茶，直接说：“傅先生，看看

你的画吧。”他走到窗边的桌

子前，开始看画，连连称好。

看完画，徐悲鸿说：“你应该去

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

限量。”傅抱石像在梦中，更不

知说什么好了。徐悲鸿接着

说：“ 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

法。总会有办法的。你愿意

到法国去吗？”

柜门响了，妻子罗时惠惊

喜地从里面出来，跪到徐悲鸿

面前，说：“ 您老对抱石的恩

德，我们来生也报答不了。请

受我夫妻二三拜。”徐悲鸿很

是吃惊，急忙搀起傅家夫妇。

为了傅抱石留学的经费，

徐悲鸿去找了当时的江西省

主席熊式辉。主动去见官僚

权贵不是徐悲鸿的作风，但是

傅抱石的留学经费必须解决。

宾主寒暄过后，徐悲鸿说

明来意：“熊主席，我今天来

拜访你，主要因为发现了一个

极为难得的美术人才，画家傅

抱石。他需要出国深造，开阔

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

能 够 成 为 鼎 鼎 大 名 的 画 家。

江西不愧人杰地灵，出这样的

人 才 是 江 西 省 的 骄 傲 和 荣

誉。你们应该拿出一笔钱，让

他深造。”

正忙于“剿共”的熊式辉

当然不会对这事感兴趣。徐

悲鸿拿出一张画来，说：“我的

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了

我一张画吧。”

经 过 在 场 的 人 劝 说 ，熊

式辉勉强同意出一笔钱。但

这笔钱不够傅抱石去法国留

学的费用。傅抱石只好改去

日本。

傅抱石在东京生活困难，

行将辍学的时候，写信向徐悲

鸿求助。徐悲鸿立即四处奔

走，拿 自 己 的 作 品 筹 了 一 笔

钱，使傅抱石得以在东京完成

学业。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

与傅抱石同在重庆中央大学

任教，他欣喜地看到傅抱石在

艺术上的突飞猛进，傅抱石最

终成为中国著名的山水画大

师。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徐悲鸿五十寿辰，傅抱石精心

绘制了一幅《仰高山图》，以表

达对恩师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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